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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“五四冶散文的成功

王佳琴

(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,江苏盐城摇 224002)

摘摇 要:“五四冶散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加以认识。 白话语言变革最大限度

地保障了散文中作家“个性冶的表现,“个性冶的充分发挥又有利于形成丰富多样的散文体式和风

格,促成散文的兴盛;在“五四冶语言变革的过程中,由于诗歌“首当其冲冶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地位,
恰为散文领域带来了某种“缓冲冶的可能;在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之后,出于审美的需求文学

语言经历了又一次的“文学化冶,在此过程中散文对“欧化冶和“古语冶的采纳直接促成了散文的繁

荣。 文学语言是考察“五四冶散文成功的重要维度,从语言角度可以更好的认识这一现代文学史上

经常提及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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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 摇 “五四冶散文小品的发达是各种历史合力作用

的结果,包括个性解放思潮的保障、现代期刊传播方

式的促生、古代散文传统的较好转化等等。 笔者拟

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尝试性的思考。
林语堂曾经这样评价英语散文,他说:“最好的

现代英语散文之所以出类拔萃,是由于它健康地融

合了来自日常英语的既具体又形象的词汇和出自罗

马传统的意义更确切并兼有书卷气的词汇冶,并直

言“如果有一位真正的文学巨匠将这两个因素融合

在一起,那么他就会造就出一种具有最大的表现力,
最优美的散文来。冶 [1]239这里谈论的虽是现代英语散

文,但是对于中国现代散文来说仍然具有启发意义。
“日常的词汇冶具体形象、舒卷自如,“书卷气的词

汇冶则可以增添其文学性内涵,提升其文化品位,二
者的融合方可造就优美的散文。 笔者即从文学语言

的“一放一收冶中回顾“五四冶散文小品取得成功的

原因。

一、语言变革之“放冶对“五四冶散文的影响

“五四冶文学革命是从文学语言的变革开始的,
白话代替文言极大地拓展了各类文学体裁的表现领

域,并以语言为基点,重新聚合、形成了各类体裁的

现代特征。 但是何以散文较其他体裁更易取得成功

呢? 这与散文本身的特点有关。 朱自清曾这样描述

散文的特点:“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、小说、戏
剧相比,便可见出这种分别。 我们可以说,前者是自

由些,后者是谨严些;诗的字句、音节,小说的描写、
结构,戏剧的剪裁与对话,都有种种规律,必须精心

结撰,方能有成。 散文就不同了,选材与表现,可比

较随便些,所谓‘闲话爷,在一种意义里,便是它的很

好的诠释。冶并在下文中认为散文“不能算作纯艺术

品、与诗、小说、戏剧,有高下之别。冶 [2] 我们虽然不

必完全赞同这种散文观,但是这里毕竟道出了散文

与其他体裁的不同之处。
何为体裁? 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托马舍夫斯基曾

说:“体裁的本质在于,每种体裁的程序都有该体裁

特有的程序聚合,这种聚合以那些可察程序或者说

体裁特征为中心。冶 [3] 113 “基本要素的特殊结合冶或

“特有的程序聚合冶就是“体裁冶的本质内涵。 朱自

清认为散文是一种“闲话冶,用正式的术语来讲就

是,文学体裁都是由语言表达形成的,在语言和最终

的文体“成品冶之间各类体裁有着不同的中介环节

和表述规则,而散文的“中介环节冶较其他体裁更为

直接和便捷。 散文是“闲话冶,是“不免有话要说,便
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冶,“当时觉着要怎样写,便怎样

写了。冶 [2]与此异曲同工,1925 年周作人这样谈及

《语丝》的创办宗旨,他说:“目的只在让我们可以随

便说话,我们的意见不同,文章也各自不同,所同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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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冶。[4] 散文正是这样

一种“随便说话冶的文体。 “五四冶语言变革为各类

文体带来了解放和重塑的可能,当诗歌、小说、戏剧

个个摩拳擦掌,艰难的寻求、摸索自己的文体规律

时,散文已在“乱说冶中找到了文体感觉,正所谓绣

口一吐,便显尽“五四冶风流。 祛除了文字的束缚,
散文的滋长就非常自然了。

再细言之,散文不仅仅属“闲话冶,而且注重“个
性冶,语言变革则最大限度的保障了“个性冶的表达。
不可否认,从广义上来说,任何文体都体现了作家的

“个性冶,如郁达夫所说:“即使所写的是社会及他人

的事情,只教是通过作者的一番翻译介绍说明或写

出之后,作者的个性当然要渗入到作品里去的。 左

拉有左拉的作风,弗老贝尔有弗老贝尔的写法冶。[5]7

可以说小说、戏剧、诗歌的创作都存在个性的渗透,
但是与这些文体相比,散文无疑是最需要和最能体

现作家“个性冶的。 正如研究者所说:“每一位散文

大师都拥有不可重复的强烈风格,只有个性特征的

强调才是诸多散文之间的公分母。冶 [6] 小说中的人

物语言必须符合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规定

性,即使是叙述语言也要服从相应的叙述规范,对作

家来说小说语言是“别人的语言冶;戏剧语言就更不

用说了,现代话剧除了少量的舞台提示和说明外主

要都是剧中人的“话冶;诗歌语言则由于其“形象的

加工冶和“声音的加工冶的需要成为一种高度凝练和

诗意化的语言,离作家的日常语言状态更远。 而散

文则不同,散文就像“说话冶,是最能体现作家“个
性冶的一种文体,“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面,
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,他的人格的色彩渲

染在这里面,冶 “它的特质是个人的冶 [7],正因为如

此,散文更需要一种自由的“说话冶机制,因为只有

这样才能保证“个性冶的实现。 而文言及其体式则

限制了现代作家的言说,对此,郁达夫曾说:“(古代

散文)行文必崇尚古雅,模范须取诸六经;不是前人

用过的字,用过的句,绝对不能任意造作,甚至于之

乎者也等一个虚字,也要用得确有出典,呜呼嗟夫等

一声浩叹,也须古人叹过才能启口。 此外的起承转

合,伏句提句结句等种种法规,更加可以不必说了,
一行违反,就不成文冶。[5]4因此,要进行真正意义上

的散文创作,必须首先打破这种固有的文类成规,而
在这些成规中最重要的、或者说首要的,则是语言。
有研究者说:“‘五四爷时期的新文学革命与白话文

的提倡为散文制造了相宜的气氛。冶 [6] 的确如此,白
话语言变革使得散文的“说话冶更为自由和随意,有
了这种说话机制的保障,“五四冶作家的“个性冶得以

最大限度的呈现,从而更好的发挥了散文的书写特

质。 刘半农就曾坦言:“我做文章,只是努力把我口

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。 所以,看我的文章,也就

同我对面谈天一样: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,全无隐

饰,我文章中也是如此;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,我文

章中也是如此;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,甚而至于动

过度的感情,我文章中也是如此冶 [8],“信口直说冶保
证了作家“个性冶在散文中的表达。

有了这些,郁达夫的那句“现代散文的最大特

征,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,比
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冶 [5]5更可以从文学语言的

角度去理解。 正是白话语言最大程度的催促和实现

了散文中作家“个性冶的表现。 如果每个作家都表

现自己的“个性冶,又会形成万卉竞妍的局面,最终

促成风格体式的多样性,这又是散文兴盛的重要标

志。 因此,“五四冶散文才“有种种的样式,种种的流

派,表现着、批评者、解释着人生的各面,迁流曼衍,
日新月异冶,[2] 这其中有白话文学语言起到的巨大

作用。

二、语言“文学化冶之“收冶对
“五四冶散文的影响

摇 摇 前文强调了散文之闲话性、随意性,但这并不等

于说散文是将日常语言原样移在纸上。 再亲切的散

文都不可能“还原冶真实生活中的语境,何况艺术的

散文也没有必要以 “还原冶 为宗旨。 散文与其说

“散冶,毋宁说是看起来让人“觉得散冶,这就提出了

对散文语言加工的要求。 “散文可能是一种更见语

言功夫的文体,冶 [9] 因此,从语言变革的角度考察

“五四冶散文小品成功的关键在于,这场语言变革从

何种意义上保证了散文语言应有的“光泽冶。
作为新文学的亲历者,周作人的眼光可谓独到。

1940 年代他就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新文学各文类

的发展,并认为:“小说与随笔之发达较快,并不在

于内容上有传统可守,不,在这上边其实倒很有些变

更了,它们的便宜乃是由于从前的文字语言可以应

用,不像诗歌戏曲之须要更多的改造。冶 [10]454小说与

随笔散文共同的便利点在于“从前的文字语言可以

应用冶,但这二者之间却又截然不同。 对小说而言,
“中国用白话写小说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,由言文

一致渐进而为纯净的语体,冶“现代的小说意思尽管

翻新,用语有可凭藉,仍向着这一路进行,冶 [10]454 可

见,小说对于“从前的文字语言冶之应用主要指现代

小说对旧白话小说语言的采用和借鉴,而散文随笔

则恰恰相反,它利用的“从前的文字语言冶只能是古

代的文言成分。 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在“五
四冶时期是一场硬战,为何偏偏会给散文利用文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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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下余地呢? 利用以后情形怎样?
首先,从散文所处的历史语境来看,在“五四冶

语言变革的过程中,白话与文言之争在诗文领域都

可谓你死我活,但是最激烈的焦点是在新诗领域。
如果能夺取语言最精粹的诗歌阵地,那么这场文学

语言的变革自然能够成功。 正如旧文学的发难者胡

适在 30 年代回忆时所说:“我深信白话文是不难成

立的。 现在我们的争点,只在‘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爷
的一个问题了。 白话文学的作战,十仗之中,已胜了

七八仗。 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,还须用全力去抢

夺。 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,白话文学的胜利就

可说是十足的了冶 [11]19。 在其后为《中国新文学大

系·建设理论集》所写的导言中,胡适又一次忆及

当时的情形。 文学革命在海外发难的时候,我们早

已看出白话散文和白话小说都不难得着承认,最难

的大概是新诗,所以我们当时认定建立新诗的唯一

方法是要鼓励大家起来用白话做新诗。冶 [11]31正因为

诗歌“首当其冲冶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地位,恰为散文

领域带来了某种“缓冲冶的可能。 可以说,整个文学

语言变革为散文小品的生长提供了历史的空间,在
这片园地里散文“余情冶袅袅,枝繁叶茂。

其次,白话文学语言变革之后,基于对“文学

性冶的追求提出了对语言的加工和重塑。 周作人就

指出:“古文不宜于说理(及其他用途)不必说了,狭
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,决不能适切地

表现现代人的情思: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,以白话

(即口语)为基本,加入古文(词及成语,并不是成段

的文章)方言及外来语,组织适宜,具有论理之精密

与艺术之美。冶 [12]对于 20 年代散文来说,主要涉及

“古文冶和“外来语冶的吸纳。
与“欧化冶相比,是否汲取“古语冶的情况就颇为

复杂。 按道理讲,白话吸收“欧化冶的语汇和文法就

说明“白话冶并不是理想的和万能的,那么适当的采

纳文言更好的提高其表述能力也是理所应当的。 周

作人就认为白话缺少“形容词助动词一类以及助词

虚字冶,需要“采纳古语冶,“如寂寞、朦胧、蕴藉、幼稚

等字都缺少适当的俗语,便应直截的采用;然而、至
于、关于、况且、岂不、而等字,平常在‘斯文爷的口里

也都已用惯,本来不成问题,此外‘之爷字替代‘的爷
字以示区别,‘者爷字代作名词用的‘的爷字,‘也爷字
用在注解里,都可以用的。冶 [13] 对此,1923 年吴文祺

尚嫌周作人“说得太简单了,于‘联绵字爷这方面不

能有充分的发挥冶 [14],于是不得不做了一篇文章来

详细阐释,即《“联绵字冶在文学上的价值》。 他认为

“白话中词类的贫乏和幼稚,不足以‘曲尽其致爷地
表现复杂微妙的思想和情感,也是我们信仰白话文

有‘至高无上爷的价值的人们所不能否认的。 要补

救这种缺点的方法,虽有多种,但最好是尽量的采取

文言中的‘联绵字爷。冶 [15] 对此,郑振铎也表示:“白
话文之应采用口语不常用的‘联绵字爷与应采用‘外
来语爷与欧化的语调,是同样的必要的。冶 [16] 与此同

时,新文学阵营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,这一点可以

从茅盾当时的态度看出。 1924 年,赵景深有感于文

言文看不懂,白话文也做不好,希望“青年作家要读

些有兴趣的古文,尤其希望初学的作者多读古文,虽
然我们不必再做冶,而茅盾对此提出异议。 积极倡

导白话文学,在其主持的《小说月报》上大力支持

“欧化冶的沈雁冰,为何单单不能容忍白话向文言学

习呢? 他认为:“当白话运动的工作尚未完成,就是

当白话还没有夺取文言的‘政权爷,还没有在社会中

树立深厚的根柢的时候,我们应该目不旁瞬地专做

白话运动,在这时期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工具去试做

各种的工作:我们宁可被人家骂一声‘执而不化爷,
必须相信白话是万能的,无论表现什么思想什么情

绪,白话决不至于技穷,决不要文言来帮助。冶“我也

知道‘整理旧的爷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,但
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,
我们必须十分顽固,发誓不看古书,我们要狂妄地

说,古书对于我们无用,所以我们无须学习看古书的

工具———文言文。冶 [17]

由上可见,在“五四冶文学语言变革之时,采纳

文言较之“欧化冶的实行难度更大。 但是,从茅盾的

言论中我们更可以看出,“决不要文言来帮助冶不是

因为白话已经趋于完美,而是因为担心文学界的复

古。 因此,从他的反对声中,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,
白话采纳文言是其完善表述的必然要求,在以后文

学的实践过程中肯定会实行,不管主观上提倡不提

倡、支持不支持。
作为开放式的语言体系,白话在文学表达的要

求之下汲取“欧化冶、“古语冶成分,有利于形成严密

而精美的文学语言,而这种文学性极强的语言恰恰

直接促成了散文小品的成功。 1928 年,周作人在为

俞平伯写的《<燕知草>跋》中提出纯粹的口语对散

文写作来说是不够的,应当:“以口语为基础,再加

上欧化语,古文,方言等分子,杂糅调和,适宜地或吝

啬地安排起来,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,才可以

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。冶 [18] 口语白话也许更符合

小说和话剧体裁对语言的要求,而小品文需要的则

是经过“杂糅调和冶而成的“雅致冶之文。 正因为此,
语言变革之后对“欧化冶、“古语冶等资源的汲取推动

了小品散文的发展。
更需强调的是,语言调整虽然同时“沐泽冶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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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体,但是散文可谓先天有利。 研究者曾这样认识

散文:“它(指散文———引者按)既然没有较多的技

巧可以凭借,因此在艺术表现的形式上,主要就得依

靠语言本身的光泽了。冶 [19] 散文没有“技巧冶可凭,
只能依靠语言的“光泽冶,同时也为散文提供了便

利,即只要调和、安排出精美的语言,散文就可以闪

亮登场了。 优美的语言是散文的必要条件,同时也

是充分条件。 其他文体则不然,以话剧为例,语言变

革之后,针对白话的枝蔓琐碎提出了对白话进行调

整的历史要求,郭沫若和田汉的诗化剧就得益于

“富有诗意冶的“美丽冶(洪深语)词句。 但是同时诗

化语言带来了话剧“诗多剧少冶的问题[20]。 离开语

言的“动作性冶和“个性化冶追求诗意显然不符合话

剧文体的要求。 语言的“欧化冶同样如此,在小说中

如果“欧化冶不当,很容易导致因不合人物身份而致

的口吻失真情况,而在散文中“欧化冶会自然而然成

为作家的一种风格,如徐志摩的散文语言:我能忘记

那初春的睥睨吗? 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

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———为听鸟语,为盼朝阳,
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,为体会最微细最神妙

的春信。 (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)
不难发现,作为一种作家自由“说话冶的体裁,

散文在文学语言加工、重塑之后获得了机遇和优势,
在此基础上其成功便不难理解了。

三、结摇 语

为论述方便,笔者在讨论文学语言对“五四冶散
文成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将其分为“一放冶、“一
收冶两路进行,实际上,对每个成功的作家来说,在
创作过程中更重要的是“一化冶。 冰心曾在小说《遗
书》中借主人公宛因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意见:“文体

方面,我主张 ‘白话文言化爷, ‘中文西文化爷,这

‘化爷字大有奥妙,不能道出的,只看作者如何运用

罢了! 我想如现在的作家能无形中融合古文和西

文,拿来应用于新文学,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,
放一异彩。冶 [21]的确如此,无论是欧化,还是文言,都
需要“化冶为自己的。 总之,文学语言是考察“五四冶
散文成功的重要维度,从语言角度可以更好的认识

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经常提及的现象,有利于我们更

好的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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